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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声明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电  话:0731-82205305
Q   Q:800083498
微  信:长沙同城通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您公告类：60 元/行    资讯类：50 元/行      正文 13 字/行
标题限9字以内(占2行)　套红加收20% 套彩加收30%

●葛高廷（身份证：43010519481
0087917）遗失湘雅博爱康复医
院医疗住院发票 1 份，发票号
码：03208481，金额：9752.76元，
声明作废。
●彭惠清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1
本，证书编号，2104307230002
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思行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
DYG9WL97）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财务章、法人章、合同章、发票
章、对公网银U盾，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林（身份证号码：430121198708
041048）户遗失长沙县征地拆迁
中心核发的158亩房源用地项目
拆迁、腾地通知书；李巧秀（身份
证号码：430121196610030923）户
遗失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核发
的敢胜垸防洪堤二期项目拆迁、
腾地通知书。声明作废。

●彭新明遗失湘军 A002540 号
残疾军人证，声明作废。
●成晋临遗失残疾军人证，编
号：湘军A000812，声明作废。

五月
是一首平仄正好的朦胧诗
阳光在松针上跳跃
蜜蜂在广玉兰的花瓣上轻颤
我们从苍翠的麓山脚下出发
赴千里之外的山城

巴山楚水，如约而来
蓝楹已开成淡紫的花海
为山城平添浪漫的色彩
白公馆内，榴花年复一年
每一盏绽放的殷红
都盛满初心与信仰

渣滓洞内
竹签的印记
硌得心里生疼
阳光从铁窗倾泻而下
那些泣血的呐喊
仍如潮汐般回响

初夏的流光
在黄桷树的新叶与陈叶上跃动
虬曲的根须
深深扎进岩石
以铮铮铁骨
守护着滚烫的荣光

芭蕉叶如羽盖
古老的《诗经》
被青青木瓜悠悠吟唱
栀子花暗香盈袖
三角梅垂落成瀑
朵朵都是未曾寄出的盼望

野草与苔藓
从碑石的缝隙中竞相生长
我们默然静立
时间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往事辉煌如血
掀起层层波澜

归途，大雨滂沱
武陵山脉云遮雾绕
仿如一册打开的清卷
愈行愈近的
是滔滔北去的湘江

山河远阔
愿你此去经年
于茫茫人海中去爱
于黑暗中注目星辰
一生向阳

        可能从小思维跳跃比较大，

我老是爱“打野”。我们家乡长沙

河西话的“打野”，就是开小差的

意思，比如小时候在课堂上，被老

师问候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这句：

“你又打野去了？看黑板！”所以，

与“打野”作斗争，就成了一件让

我耿耿于怀且必须搞赢的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感觉

日渐稳重，不知不觉人生已走进

天命之年，“打野”这词已不存在

于我的生活好多年了。没想到前

不久，又因“打野”走了一次麦城，

而且这麦城也走得蹊跷，那天闲

来无事，和几个朋友晚餐之后，想

着回家也不过两公里，于是连哄

带骗，说服妻子散步回家。携妻

在细雨中撑伞沿老城漫步，我和

她二十出头时上班的单位都在

此处，认识也从这里开始，也算

是重温青春往事。那一瞬间仿

佛又回到二十多岁猫弹狗跳的

年纪，也不规规矩矩走路了，东

一脚西一脚。彼时雨水突然变

猛，一刹那雨水漫过街面，我们

走在中间一条水泥道两边却还

有点泥泞的路面，不料右脚不小

心踩到路面外的泥泞上，一脚踩

滑，却不如年轻时收得回。霎时

间膝盖直接磕向水泥路面，心想

不慌，想如年轻时马上站起来，

却发现已然无能为力，右膝先是

热，后是麻，再是痛，却唯独不听

我的指挥。手一摸，膝盖如轴承

里的钢珠四处乱滑。妻慌了，没

事吧？我没慌，没事。然而终究

没法站起来，却倔强得像只老虎

样斜卧在地上，卧在雨里。

　　妻子慌忙喊上刚分散的朋友

们把我急送医院，一检查，好家

伙，尘埃落定，粉碎性骨折。不想

接受的事却由不得我不接受，没

法，这就是铁一般的事

实。人生就像漏斗，时

间就像漏斗中的沙子，装在漏斗

中的，也许还有曾经旺盛的生命

力。我们眼睁睁看着它流，却无

能为力去阻拦些什么。青春年少

时，谁会把摔一跤当回事？这是

我人生的第一次手术，躺在手术

台上，下肢麻醉，人却醒着，看得

见医生拿手术刀在空中挥过，听

得见叮叮当当的手术声音，那手

术中的人，是我，仿佛又不是我。

住院的日子单调，乏味，烦躁，连

上个厕所还得请人帮忙，真的有

点伤自尊。还好，早已过了那耐

不住寂寞的年纪。那就在病房中

呆呆地发呆吧，挨，挨到医生说你

可以自由的时候再到外面打一番

野。老老实实待了八日，谢天谢

地，出院了！

　　为准备出院回家，昨天就拄

着拐练了一整天，练得满头大汗，

一想到明天就能从病房从浏阳回

到老家，居然不觉半点辛苦。吃

了早饭，拄杖上车，因为兴奋，感

觉伤口也没昨天那么痛了。上了

车，妻子特意脱了我的旧袜子扔

了，换上了一双崭新的红袜子，我

不知她有什么讲究。对了，今年

是她本命年，那天听她和闺蜜唠

叨民俗中本命年要注意什么什么

时，我随口说了句，怕什么？要出

点小病小灾就出我身上吧。若按

民间说法真的要应验一下，这应

在我身上不正好吗？如此一想，

居然有种释然的感觉。再一想此

次正好借此机会回老家养伤，能与

八十多岁的父母朝夕相处，陪他们

聊各种他们感兴趣的话

题，这是三十多年来未曾

实现的场景，也是我曾经

经常冒出来却没能实现的

心愿，甚至又有些兴奋了。

　　路上整整一小时四十分，与

导航预计分秒不差。一路上雨水

淅淅沥沥，不急不慢。可一到家，

雨突然大了起来，打得车身哔哩

作响，热闹极了。父母开始是不

知道我摔断了腿的事的，直到今

天上午出发前才告知他们，为防

他们担心，所以亲自跑来让他们

亲眼看一下确无大碍了。父亲母

亲都有腿疾未愈，各自拄着一根

四脚拐杖，再加上我这里，爷娘满

崽总共十六条腿，那场面想想都

算有蛮气势恢宏，不禁忍俊不禁，

哑然失笑。然而即便如此，尽管

做了很多工作，二老却坚决不进

城和我们同住。

　　然而车一停，我却笑不出来

了。早已倚在门口的老两口见我

回来了，一个转身去寻伞，一个顾

不上拿伞跌跌撞撞就直往车门边

赶要跟我来开车门，当然，这个依

然冒失的就是我那八十有六的老

父亲。那一刻，我的眼眶一热，不

过马上控制住了，大喊：“爸，回

去，落大雨呢，地还滑蛮。”在妻子

帮助下，我下了车，扶住两老：“没

事，都在，冇少一样东西。”娘左看

右看，忽然心痛地说：“崽啊，你要

绊就莫绊右脚啊，你看咯多不方

便……”我这下算被老娘这“无厘

头”的埋怨逗乐了。“娘，要是能选

择，我一只脚都不得绊……”然后

假装用睡衣袖子擦拭脸上的雨

水，是的，这下我是真没忍住，我

是在擦夺眶而出的泪水。然而我

终究没在老家养伤，毕竟目前我

是真的要人打照应，还要八十多

的父母服侍，真心过意不去。

　　这“打野”的右脚，好了之后，

一定要多回老家，多陪陪父母。

       对于乡土写作者而言，家

乡从来都是刻在灵魂里的精

神胎记，而潘文的散文集，便

是一封写给浏阳的绵长情书。

这 部 入 选 湖 南 省 作 家 协 会

2024 年重点扶持作品的散文

集，收录 34 篇美文，没有宏大

叙事的铺陈，只用细腻质朴的

文字，将地域书写与乡土叙事

揉碎在字里行间，聚焦浏阳的

山川风物、市井烟火与平凡乡

人，让每一篇文字都成为浏阳

山水与人情的生动注脚，诉说

着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浏阳

作家，潘文将对家乡的热忱全

部倾注于笔墨，以浏阳河为情

感纽带，串联起这片土地的四

时风景与人文烟火。在她的笔

下，浏阳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坐

标，而是有温度、有灵魂的生命

载体——穿城而过的浏阳河，

既是母亲河，也是乡土记忆的

容器，承载着岁月的流转，更映

照着俗世里最真切的人间烟

火。她用白描手法勾勒浏阳四

季之美：春日油桐花缀满山径，

盛夏溪水裹挟山风清凉，深秋

稻田翻涌金浪，寒冬炊烟温暖

山野，寥寥数笔便将浏阳的山

水之灵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

者仿佛能触摸到浏阳河畔温润

的风。

　　乡土叙事的核心从来都是

“人”，潘文以“拾光者”的姿态，

在浏阳街巷田间打捞平凡身影，

刻画了一群鲜活坚韧的乡人。

巷口早餐铺夫妻凌晨生火，用一

碗热粉温暖食客清晨；田间老农

以布满老茧的手照料庄稼，坚守

着土地的希望；乡村教师以知识

为火种，点亮山里孩子的未来。

更令人动容的是干爷与哑巴娘

这样的小人物：独臂干爷劳作娴

熟、医术高明却不计报酬，常以

故事陪伴孩童；遭遇重创的哑巴

娘，靠亲手做的旱茶、浸萝卜拉

近乡邻距离，在困顿中重拾生活

生机。这些没有传奇色彩的日

常，藏着最真实的乡土人情，也

让浏阳的乡土叙事有了沉甸甸

的温度。

　　潘文的乡土书写，始终将

风景与人文紧密交织，凸显浏

阳地域特色。这里既有红色文

化的璀璨，也有古镇古村的静

谧；既有自然山水的灵秀，也有

民俗文化的厚重。白沙古镇

里，大溪河穿镇而过，吊脚楼临

水而立，青石板路承载着红色

基因与岁月痕迹；永和古镇的

菊溪河畔，菊花石温润动人，石

雕艺人的匠心让这方特产成为

文化符号；高坪生态艺术小镇

中，画家们于山水间写生，让艺

术与乡土相融；道源湖村的“粽

子村”里，青绿箬叶间藏着乡村

振兴的希望，文艺赋美乡村的

图景鲜活可感。这些描写既展

现了浏阳风貌，更挖掘出地域

文化根脉，让乡土叙事有了深

厚底蕴。

　　写作手法上，潘文偏爱白

描，以最简省的线条勾勒传神

轮廓，不刻意抒情却于平淡中

见深情。她的文字温润细腻，

如浏阳河流水般浸润人心。正

如她所言，写作始于对遗忘的

恐惧，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

细节，在她笔下成为“存在的证

明”。浏阳河流水、田间烟火与

乡人脸庞，共同构成了浏阳乡

土的生动图景，让这部散文集

成为地域书写的佳作。

　　读潘文的散文集，仿佛循

着文字漫步浏阳河畔，听溪水

潺潺，遇乡人温情。这部作品

既是对浏阳乡土的深情回望，

也是对地域文化的生动传承，

以烟火为墨、山河为笺，凝聚

着乡土诗意与乡人坚韧。潘

文用笔触让更多人了解浏阳、

爱上浏阳，也诠释了乡土的真

谛——它不是遥远回忆，而是

血脉里的牵挂、烟火间的温情。

这部散文集，既是潘文写给家

乡的情书，也是一曲乡土赞歌，

在地域书写的脉络中，诉说着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的美好。

       喻家坳的夜，是从黄材水渠的

水面开始漫上来的。

　　当最后一抹残阳从渠堤的杂

草尖上滑落，属于我的长夜开始

了。起初，这夜色是极美的，带着

王维“明月松间照”的禅意。随着

夜色加深，黑暗像一块巨大的黑绒

布，将四周的山峦和稻田都温柔地

包裹起来。

　　渠水在脚下无声地流淌，月光

像一层薄薄的银纱，勉强覆盖在墨

色的水面上。这黑暗不是虚无，而

是一种黏稠的、有重量的实体，沉

沉地压在我的肩头。我看着水中

的倒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山

村，老槐树下，那时有母亲的蒲扇，

有夏夜的虫鸣。

　　然而，这温馨的幻觉转瞬即

逝。四周的山峦不再是水墨画，变

成了在夜色中蹲伏的巨兽，黑黢黢

的轮廓狰狞而沉默。风穿过渠边

的竹林，发出“呜呜”的哨音，仿佛

是远古冤魂的哭泣。随着夜色加

浓，那“空山新雨后”的清幽，渐渐

透出一股森然之气。

　　夜色渐浓，山村的恐怖开始显

形。这连绵的山野，白天是青翠的

屏障，夜晚却是吞噬光明的巨兽。

我手中的手电筒光束在黑暗中显

得如此微弱，像一叶在暴风雨中飘

摇的小舟。

　　忽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

旁边的枯草丛中传来。我的心瞬

间提到了嗓子眼，血液仿佛凝固

了。那是什么？是传说中的山魈，

还是可怖的毒蛇？那一刻，我的想

象力变成了最可怕的刑具。我想

起了那些关于深山老林的传说，每

一个故事都像冰冷的蛇，缠绕在我

的脖颈上。

　    就在我几乎要被这

无边的黑暗与恐惧吞噬

时，几声清脆的响声划

破了夜空。

　　“笃！笃！笃！”

　　那声音不似人声，

不似兽鸣，带着一种金

属般的硬度和节奏感，

从渠边那棵老枯树上传

来 。 这 声 音 像 一 把 利

剑，瞬间刺破了我心中

那层恐惧的薄膜。

　　我僵硬地转过头，

光束颤抖着扫向声源。

　　月光下，一只啄木

鸟正停在树干上，它那

尖尖的喙，一下又一下，

精准而有力地敲击着树

皮 。 那“ 笃 笃 笃 ”的 声

音，在死寂的夜里回荡，

仿佛是天地间唯一的生命节拍器。

　　那是一只灰褐色的斑啄木鸟，

月光为它披上了一层银灰的薄纱。

它的羽毛在夜风中纹丝不动，仿佛

是用最坚韧的皮革雕琢而成。

　　最令人震撼的是它那双眼睛，

在黑暗中闪烁着琥珀般的光泽，那

不是惊恐，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专

注。它用那钢钎般的喙，一下，又一

下，重重地凿进树皮。每一次撞击，

都伴随着“笃”的一声脆响，仿佛是

铁匠在铁砧上锻打烧红的铁块。

　　它的尾巴羽毛紧紧贴着树干，

像一把坚硬的撑竿，支撑着它小小

的身体在巨大的反作用力下保持

平衡。它的头颅每一次抬起，都带

着一种机械般的精准，每一次落

下，都带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

它那专注的神情，像极了在深夜里

独自耕耘的农夫，又像极了在黑暗

中独自守护真理的哲人。

　　这声音，竟与我童年记忆中的

声音如此相似！而在此刻，它却是

驱魔的咒语。

　　我屏住呼吸，看着那只在月光

下忙碌的小生灵。

　　在那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仿佛忘

记了黑夜，忘记了恐惧，甚至忘记了

自己，整个世界只剩下它和那棵树。

它那么渺小，却在这恐怖的深夜里独

自工作。它不畏惧黑暗，因为它心中

有光——那是对树木的守护，对生命

的执着。它那尖喙每一次敲击，都像

是在向这无边的夜色宣战。

　　此刻，它就像一个孤独的骑

士，在漆黑的夜里，用喙作剑，守护

着这片森林。看着它，我忽然笑

了。笑声在空旷的夜里显得有些

突兀，却发自肺腑。

　　夜更深了，但我的心中已是一

片澄明。

　　风依旧在吹，水依旧在流，那

“笃笃笃”的声音也依旧在响。但

这声音不再突兀，而是成了我心中

最安稳的节奏。我站起身，拍了拍

身上的露水，重新握紧了手电筒。

这一次，光束不再颤抖。

　　夜色虽浓，但我心中有灯。这

灯，是责任，是坚韧，更是对生命最

深沉的热爱。在这“笃笃”的敲击

声中，我与这无边的夜色达成了和

解，继续前行。

       “新屋岭小学的花开得真

好，成网红了！”同事小李眉飞色

舞，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着，听

得我心动了。

　　五月黄昏，我陪着妻子，带上两

岁外孙，驾车从道吾路驶入燎原路。

　　“花、花、花——”外孙指向

窗外，拍着小手，然后贴着窗玻

璃。我慢慢移动车子，枝蔓顺着

围栏肆意攀爬，繁花从叶间探

出，织成一道花墙。

　　街边路灯次第亮起，路人三

五成群，结伴涌来，在花墙边的

人行道上徜徉，色彩斑斓的伞摇

曳雨中，温柔了小城。

　　我停车于校门外，门卫室一

男一女两位保安。我说明了想

进校园看看花，和校长联系了，

出示工作证。男保安挺幽默：

“欢迎参观，你要好好写写我们

校园哦。”满脸微笑的女保安，撑

起一把大黑伞引路。

　　我抱着外孙，妻子打着伞。

走下台阶是一个绿茵茵的运动

场，曲尺形花墙环抱着校园，一

眼望不到头。尽管光线不那么

明亮，但瓢泼似的绿、鲜亮的红

仍然清晰动人。

　　顺着花香走过去，两个墙墩

之间就是一幅油画，月季、蔷薇、

玫瑰赶集似的，相互映衬。

　　“花痴”妻子像导游一样介绍：

红、粉、白、黄、紫、橙各色蔷薇，还有

卡罗拉、梅郎口红、珊瑚果冻、白雪山

等月季，以及品种繁多的玫瑰。大

大小小，密密疏疏，尽显天然之美。

　　鹅蛋形的叶子层层叠叠、挤

挤挨挨，清风拂过，叶儿欢跳，水

珠一蹦一跳，滴滴答答。几十朵

粉红蔷薇紧紧相拥，好似课间扎

堆嬉戏的孩子；右上方三五朵火

红月季，神气十足，活脱脱灵动

俏皮的小哪吒，花瓣托着晶莹雨

滴，随风滚动，闪闪烁烁，应该是

小朋友眼眸的点点星星吧。呵，

那几簇雪白玫瑰亭亭玉立，宛如

童话里白雪公主。枝头这里一

朵，那里一丛的花骨朵，憨态可

掬，萌萌可爱。倘若没留意底下

粗壮根茎，黑黑泥土，我还真以

为是插花大师的艺术杰作呢。

　　跟在身后的保安，笑着与我

们闲谈起来。她说今年花盛，为

了满足市民的热望，又不影响教

学秩序，上课时间，游人就在校外

观赏；放学后与周末，校园便对外

开放。保安耐心劝导游人爱护花

木、老师们也主动自发轮流看护。

　　这时，花墙外一位正在直播

的漂亮阿姨伸手想要摘花，正在

作画的萱萱同学连忙跑过去礼

貌劝说：“阿姨，花儿这么美，摘

了好可惜啊。” 

        阿姨羞红了脸。小女孩捡

起地上掉落的花瓣，吹净尘土，递

给阿姨当道具。围观的市民纷纷

拍手，这段暖心的画面上传网络

后，抖音瞬间获得数万网友点赞。

　　语文老师借花墙引导孩子

用心观察、静心揣摩“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的诗意；道德与

法治老师依托烂漫蔷薇，进行公

共秩序、生态文明的熏陶；科学

老师带着孩子们探寻草木生长

与花开的奥秘。花潮点染课堂，

每一科教学，都有鲜花相伴。

　　听着，听着，我的心胸悄然

花开，小女孩、校长、老师、保安、

赏花人，都是最美的那朵花，听

到了琅琅书声，闻到阵阵花香。

　　五月，这里仍是春天，花开新

屋岭，温馨一座城，花开孩子的眼

里、心里，花开市民的憧憬里。

彭祖耀

花开新屋岭

五月，山城
曹志辉

       立夏的清晨，天像一匹蓝色

的绸缎，一望无际地从眼前铺向

远方。清脆的鸟鸣在耳边婉转，

细碎悦耳，伴着我们踏上九折仑

陡峭的山路。才至半山腰，苍翠

的山林像一块碧绿温润的翡翠，

青翠欲滴，林间漫出清润诱

人的芬芳，沁人心脾，惹人满

心向往，只想一头扑

进山的温柔怀抱。我

们索性跳下车，踏着

山野清风，徒步拾级

而上。

　　“九折仑”这个名

字起得极贴切：一折

一 折 的 山 路 盘 盘 绕

绕，像一条慵懒的巨

蛇，蜷在这沩山的深处。路两旁

是密林，松树居多，一棵棵直挺挺

地向上舒展身姿，恨不能与天公

比个高低。钻进路边的林子里

端详，这些松树怕都有些岁数了，

树皮皴皴的，裂成一片片鳞甲，摸

上去有些扎手。我试着去抱一棵

靠近身边的古松，竟合不拢来；抬

头仰望时，头顶的帽子险些掉落

——那树冠高高地在头顶撑开，

把蓝天割成了零零碎碎的几片。

　　虽是初夏，林子里却凉丝丝

的。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

来，在地上错落些明明暗暗的光

斑，晃晃悠悠的，像是谁不小心打

翻了一瓶碎金。空气里满是松脂

的香气，清清苦苦的，吸一口，连

肺腑都觉得透亮。偶尔有几声鸟

鸣，也是懒懒的，有一搭没一搭

的，像是这山林在打盹时发出的

呓语。我们走着，脚步轻轻的，生

怕惊扰了什么。

　　转过一个弯，忽然听见上面

传来“嗡嗡”的声响。起初以为是

蜜蜂，细听却愈发沉厚，像谁开着

一架飞机在头顶低回盘旋。正自

疑惑，那声音越发清晰、震耳欲聋

——抬头望去，果然一架无人机

稳稳悬在林梢上空，旋翼卷起的

气流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嗡鸣，宛

如一只铁翼蜻蜓静静栖于云端。

机下长绳垂吊着一截粗硕的树

干，缓缓从林间移向公路边的草

地。不远处人影在林隙间晃动，

油 锯 猛 地 撕 裂 沉 寂 ，

“嗤嗤”作响，声音尖厉

刺耳，像钢牙咬入

木头，一声接一

声，刹那间便划

破 了 整 座 山 林

的清幽静谧。

　　走近了，才

看 清 是 三 个 砍

树的师傅，穿着

橙色的工作服，

正 对 着 一 棵 大

松 树 忙 碌 着 。

那松树，远远看

去便有些异样——针叶稀稀疏疏

的，黄恹恹的，像是害了重病的

人，面黄肌瘦的，全没有旁边那些

树的精气神。一个姓喻的师傅告

诉我，这是得了松线虫病，松脂分

泌不出来了，树就会慢慢地枯死。

“得赶紧处理掉，”他抹了一把汗

说，“要不，会传染给旁边的树。”

　　我这才注意到，地上已经躺

了几棵锯倒的松树，粗粗的树干

横在那里，断面上渗出些黏黏的

汁液，像是泪，又像是血。那无人

机“嗡嗡”地在上空忙碌转着，一

根根如巨蟒般粗壮的树干被吊到

林边的草地上。在这深山老林

里，现代机械的声音显得格外突

兀，像一首古曲里突然冒出了几

个摇滚的音符，说不出的别扭。

　　看着那棵棵锯倒的松树，我

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首僧人

齐己写松树的古诗。说是唐晚期

沩山古人栽松树的事：“野僧教种

法，苒苒出蓬蒿。百岁催人老，千

年待尔高。静宜兼竹石，幽合近

猿猱。他日成阴后，秋风吹海

涛。”写新栽松苗从蓬蒿中生长，

需经漫长的岁月方能成材。想来

唐时沩山山民已经日日与松为

伴，一阵风过时，松针还会沙沙

作响，松涛阵阵。

　　终究是唐朝的古诗描绘的

场景，可这满山的巨松，确是有

了年纪的。它们站在这里，怕有

上百年了吧？看过了多少日出

日落，听过了多少风啸雪吟。每

一棵树，都像是一部活着的历

史。可如今，这些历史正在一页

页地被撕去——不是被岁月，而

是被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虫子。

　　师傅们歇了手，坐在锯倒的

树干上喝水。我和他们攀谈起

来，才知道这样的病树，他们已经

处理了好多天。“松线虫，厉害着

呢！”一个年纪大些的工人叹口气

说，“这病还是从境外来的，树一

得病，两个月就枯了，救都没法

救。我们只能把病树锯掉，运下

山去，运到横市去造纸，好歹不算

完全浪费。”他说话的时候，眼睛

望着远处的林子，那里还有许多

墨绿的树冠，可是谁知道哪些已

经被虫子盯上了呢？

　　“嗡嗡”的声音又响起来，无

人机往更深的山里飞去了。油锯

也重新开动起来，尖厉的声音划

破了午后的寂静。松针在震动中

簌簌地落下，像是这山林的叹息。

我忽然觉得，这些声音不只是打

破了宁静，更像是这座山在

呻吟，在呼救。我们来得太

晚了，这片原始次森林，这些

需要多人才能合抱的古松，

正在我们眼前一点一点

地消逝。

　　夕阳西下，天色渐

晚。阳光自西天斜洒而

下，将挺拔苍劲的青松

晕染成一片金红，流光

熠熠，宛如身披一身厚

重的金甲。

朱静波

“打野”的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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